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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冬腊月，正是农闲时候。
杨庄村产藕 ，村子里有很多藕

坑。因为坑里的淤泥肥沃，种植出
来的藕白嫩、粗大，又脆生。懂行的
人宁愿多花钱也愿意买坑藕吃。

一进腊月门，坑主人抽干藕坑
里的水，逮完鱼，便请会挖藕的村民
前来挖藕。我们村会挖藕的人多，
第一天就去了包括我在内的10个
人。

其中一个藕坑的主人是个六十
多岁的老者，大家都叫他老杨头。他
告诉我们，他这个坑足有7亩地大，承
包费每亩每年300元。今年抽干坑里
的水后，逮的鱼不多，就看藕的产量
怎么样了。我们换上靴子开始干活，
我负责往岸上拿藕。这时，我看见一
个十岁左右的小男孩穿着靴子下了
坑。他穿着一身蓝校服，一手提着一
只塑料桶，一手拿着一把小舀子（一
种逮鱼的渔具），显然是要找坑里的

“漏网之鱼”。
我一边拿藕，一边观察小男孩捕

鱼。他运气不错，一个多小时竟逮了
三四斤小鲫鱼。忽然，小男孩逮鱼的
地方传出很大的响动，连岸上闲玩的
村民都下来围观。我走过去一看，
呀！小男孩逮了一条大草鱼，足有四
五斤重。小男孩咧着嘴笑，身上、脸
上都是泥水，可他一点儿也不在乎。

坑主人老杨头被惊动了，他快
步走过来，看到了桶里的那条大鱼，
大声斥责男孩：“你这孩子，怎么偷

逮我的鱼，赶快放下走人。”
小男孩争辩道：“这是我逮的

鱼，怎么能给你？”说完提起桶就往
岸上走。老杨头紧随其后，命令
道：“这是我坑里的鱼，你给我放
下！”小男孩哪里肯听，还是继续大
步往岸上走。老杨头追上小男孩，
两人争夺起桶来。这时，一位七十
多岁的老大爷快步走过来，说：“杨
二，你和这孩子夺什么？”杨二抬头
气愤地说：“三叔，这小兔崽子偷逮
我的鱼，我逮的鱼都没这条大，这
条鱼必须给我留下。”

老大爷哈哈大笑：“杨二，你坑
里的鱼已经逮过一遍了，这是剩下
的。你是不是见这孩子逮了条大
的，眼馋了？”

老杨头松了手，嘟囔着说：“不
管怎么说，也是我坑里的鱼。”老大
爷说：“杨二，是你坑里的鱼不假，这
孩子的家庭情况你也应该知道吧？
他爸爸长年在外，挣不了多少钱。
他和奶奶两人在家相依为命，日子
好不到哪里去。好在村里给他奶奶
安排了一个公益岗，每个月能有几
百元钱的收入补贴家用。你看这孩
子浑身上下都是泥，费了那么大的
劲儿逮了条大鱼，该有多高兴啊！
你就让这孩子把鱼拿回家，和他奶
奶改善改善生活吧。”

老大爷一席话，说得老杨头低
下了头。老杨头说：“三叔，我听您
的，让孩子把鱼拿走吧。”

老大爷慈祥地对小男孩说：“孩
子，这个坑是你这个爷爷花钱承包
的，坑里的鱼和藕都归他管，所以，
逮鱼之前，你应该告诉这个爷爷一
声，征得他的同意。不过，现在这个
爷爷答应让你把鱼拿走了。以后你
要好好学习，争取让心疼你的奶奶
过上好日子。”

小男孩对着老爷爷鞠了一躬，认
真地说：“知道了，爷爷，谢谢您。”说
完，他转身提起桶走了，刚走了十几
步远，突然放下桶快步走了回来，又
对着老杨头鞠了一躬，说：“谢谢爷
爷！”

老杨头望着孩子远去的背影，自
言自语道：“真是个懂事的孩子！”

众人默默无语，看到这一幕心
里都很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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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一天晚上约朋友吃了个饭，喝了两
瓶啤酒，就没把车开回家。因为没有了交
通工具，第二天早晨醒来，我先琢磨了一
会儿怎么去上班。

7点10分左右，我抓起手机看了看天
气预报：晴，-5℃至6℃。走到阳台，我用
手掌擦了擦玻璃上的水汽，看到朝霞映红
了天际，又低头看了看楼下的法桐树，光
秃秃的枝干并没有随风摇摆，想必是个好
天气，遂决定徒步去上班。

出了小区西门，不远处就是东昌湖风
景区。前几年，我市对东昌湖沿岸的路面
进行了塑化，铺设了一条暗红色塑胶路面
和一条浅绿色塑胶路面，两条塑胶路面被
一些观赏树木和花卉隔离开来。虽然经
常从这里路过，我依然认不全这些是什么
植物。暗红色塑胶路面宽阔一些，供电动
车通行；浅绿色塑胶路面相对较窄，供人
散步、健身。我自然选择了浅绿色塑胶路
面。

沿着这条小路西行大约七八分钟，就
可以看到聊城的地标性建筑之一——摩
天轮。过了南关街和沿湖路交叉口的红
绿灯，就来到了东昌湖西南片区。这里是
国内重要龙舟赛事的举办地，每年都有几
场大型比赛在这里举行。天气暖和的时
候，经常能看到在这里集训的聊城大学学
子。天气冷的时候，没有了训练，也没有
了比赛，但湖面上依然停泊着几艘龙舟，
点缀着湖面，给整个东昌湖增添了几分生
机。

当天的天气极好，没有风，湖面如
镜。这片湖的东边是密密麻麻的高层住

宅楼，挡住了早晨初升的太阳，使得东边
湖面罩在阴影里，光线暗淡，西边湖面光
线明亮，分界线大约在金凤广场处。从光
线暗淡的一面往远处看，建筑物笼罩在一
片祥和的晨曦中，有种海市蜃楼的感觉，
挺美。

走过一座石拱桥就到金凤广场了，这
个地方聚集着很多晨练的市民。在这些
形形色色的人群中，有两个人给我留下的
印象最为深刻。

一个是一位退休的大叔。他经常围
着一棵垂柳练拳，具体练的什么拳我说不
上来，其中的一个招式倒是挺奇特，双手
并拢，手面朝下，交替着拍向树干，被拍的
那棵树有个地方都快秃噜皮了，让人看着
心疼。我特意留意了一下这棵垂柳，与旁
边的其他树并无特别之处，但不知道这位
大叔为何独独选中了它，或是喜欢，或是
厌恶，或是我无法参透的其他理由。如果
是因为厌恶，那么这棵垂柳就面临着无尽
的灾难。我想，如果这棵树会说话，它会
不会向这位大叔求饶？但是这棵树没有
说话，它只是倔强地挺立着。人又何尝不
是这样呢？不经意间可能就会被一个人
厌恶，没有丝毫理由。好在“树挪死，人挪
活”，人会说话，能选择自己的境遇。

一个是与我个头儿差不多、年龄相仿
的中年男人。他精瘦，我肥胖；他似乎不受
时间约束，我总是匆匆忙忙。我每次在这
个时间段经过这里，都能看到他朝着相反
的方向跑步，我们的交集在南关桥和孔繁
森同志纪念馆之间。我们并不认识，但每
次相遇，我都冲他招招手，他回一个微笑。
我很敬佩他，每天都坚持跑步，风雨无阻。
我不知道支撑他跑步的动力是什么，但他
的形象深深地刻在了我脑子里，每当我困
倦了想偷懒的时候，总能想起他，也许这就
是榜样的力量吧。

走过金凤广场，途经水城明珠大剧
院的时候，太阳升高了，湖面被染成了金
色。我抬头望了望远处美丽的湖面，意
外发现四只游弋的野鸭，它们划破了湖
面的平静，像是搓皱了一块幕布。要不
是赶着上班，我真想驻足观赏一会儿。
想想鸭子们的生活真是惬意，三两个伙
伴游玩嬉戏，没有压力，随性，无忧无
虑。

看了看手腕上的表，已经接近8点了，
再坚持步行的话可能就要迟到了。我赶
紧打开“水城通e行”App，查看有无公交
车，正好有一班差一站到最近的水城明珠
大剧院站牌。我小跑了两步，与公交车同
时到达站牌，赶紧跳上了公交车。

上
班
路
上

◎
刘
孝
鹏

吃晚饭时，年幼的儿子突然说：“我想
爷爷了。”我愣了一下，问他：“你知道爷爷
去哪了吗？”他回答：“去天堂了。”我望着
儿子稚嫩的脸庞、清澈的眼神，眼睛湿润
了，父亲那慈祥的面容清晰地浮现在我的
脑海中。

父亲对孩子们的爱是那么深沉。记
得女儿四岁时，不小心摔伤了头。我带她
去门诊包扎完毕后，正巧父亲来电。女儿
天真地向爷爷诉说了自己的遭遇。我怕
父亲担心，接过电话告诉他，孩子伤得不
重，已妥善处理。第二天一早，敲门声响
起，我打开门，发现父亲竟然来了。原来，
他还是不放心，坐了一小时的公交车来看
望孙女。年迈的他抱起女儿，仔细查看她
摔伤的地方，满心关切地说：“还好，摔得
不严重。”

现在，养儿防老、传宗接代的观念逐

渐淡薄。当初我只有女儿一个孩子时，每
当与父亲谈及此类话题，他总是轻声说：

“一个孩子太单，两个孩子以后能相互陪
伴。”后来儿子出生，父亲听到消息后立马
来到医院，激动地说：“这是小子，如果是
闺女，再添一个也不嫌多。”父亲笑得犹如
孩子般纯真，我站在一旁，心中满满的幸
福感。

2021年6月11日，父亲永远地离开
了我们。那段时间，我沉浸在悲痛中难以
自拔，刻意回避一切与父亲相关的东西，
删掉了手机中父亲所有的照片和视频。
家中有一张父亲与我女儿的合影，我也藏
在了衣柜里。一两年后，我才走出悲伤。

我坚信，父亲在天堂，在那个没有疾
病、痛苦和烦恼的地方，静静地注视着、
守护着我们。

父亲，安息！

怀念父亲
◎ 许继波


